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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,

我曾立下一个誓愿
,

佛典浩瀚
,

名相纷

繁
,

很难读懂
,

而其实只说得一个道理
。

我决

心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 知识参透这个道

理
,

化艰深为平实
,

用现代语言写成一本书
,

回馈于社会
,

使世人容易了解佛法
。

那箱佛

经
,

不能满足我一窥全部佛藏的欲望
。

但在

那时
,

找到佛书比找到黄金还难
。

记得我为

看到 《大乘起信论 》的全文
,

专程从新疆跑到

西安兴教寺
,

花整整一夜工夫匆匆抄了一

本
。

考研究生到北京
,

是研读佛藏难得的机

会
。

世宗所图书馆是国内收藏佛书最 多的地

方
。

在这里我如鱼入水
,

一头扎了进去
,

一读

便是十年
。

我的专业是道教
,

一方面是因为

我对道教也很有兴趣
,

另一方面可以说是一

种 自我保护之策
,

其实主要工夫一直下在佛

教上
。

何
:

听说您的学习方法特殊
,

是
“

解行相

应
” ,

还经常打坐
,

是否如此 ?

陈
:

确实如此
。

在京十年
,

我几乎天天都

是
“

半日读书
,

半日打坐
” ,

打坐是修习禅定
,

修过净
、

禅
、

密等多种禅法
,

虽未能入定发

通
,

也颇有切实体会
。

我对佛学的理解
,

大部

分是从打坐与平时观心中得来
。

种种疑结
,

在打坐 中自然 一个个解开
,

慢慢理解了经书

上为什么那样说
,

看到了佛菩萨
、

祖师大德

们的用心
,

对于全体佛学 自觉能融会贯通
,

握其枢要
。

天台宗强调得
“

圆解
”

为修行的起

点
,

我认为佛教研究也应 以
“

圆解
”

为起点
、

基本功
,

以 自心参透佛心
,

读懂佛言祖语
,

才

有资格评判议论
。

一知半解便大谈佛法
,

横

加褒贬
,

是对真理
、

对世 人不负责任的态

度
。

我觉得
,

作为现代人
,

若 只是阅读佛书
,

很难真正读懂
。

我 自己除读了半数以上的佛

藏
、

三分之一以上的道藏外
,

从一开始就围

绕所带的问题
,

看了不少中西哲学
、

宗教
、

自

然科学
、

心理学
、

史学
、

中医学等方面的书
,

与佛学作 比较研究
,

这其实极有助于对佛学

的现代理解
。

此外
,

我还将学与问结合
,

参

访
、

请教过不少师长
。

何
:

您参访过哪些大德
,

对您影响最大

的有哪几位 ? 一

陈
:

在佛教界
,

我请教过的大德有巨赞
、

明真
、

正果
、

妙善
、

清定
、

海灯
、

海山
、

观空
、

法

海
、

圆彻
、

黄念祖
、

徐恒志卜郭元兴
\

决俘颂英

等
,

其中我最感激的是 巨赞法师和法海 喇

嘛
。

巨赞法师教我从 《大智度 》
、

《瑜伽师地 》

两大论入手
,

通读三干卷以上的重要经论
。

他介绍 自己的学习方法
,

一是作笔记
、

写心

得
,

二是提出问题
,

写成条子贴在墙上
,

一个

个去解决
。

法海喇嘛给我直指了禅宗和藏密

的心要
,

解答了不少有关见地和修证的关键

性问题
,

在学术界
,

对导师任继愈先生强调

认真读通原典
、

先打好基本功而不要急于撰

文著书的教诲
,

我至今尚深为感激
。

黄心川
、

杨曾文二位老师有关治学方法的指点
,

对我

也很有启发
。

王沐老师对 内丹学 的详细讲

解
,

对我研究道教帮助极大
。

愧我学术无成
,

对老师们的回报太小
。

何
:

据我所知
,

学术界的朋友们评论
,

您

在佛教研究上 自成一家
,

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

研究方法
,

那么
,

您认为您研究佛教的理念

是什么 ?

陈
:

我本无意于当学者
,

虽然庸钝
,

但不

甘心于做关在象牙塔里啃一辈子书本的学

术匠人
,

尽管我很敬重那种人
。

佛教学术研

究
,

始于近代的欧美 日本
,

是用研究一般人

文社会科学的方法
,

尤多用治史
、

治思想史

和哲学史的方法研究
。

研究者遵循约定俗成

的方法
,

多为研究而研究
,

或者为名利
、

为个

人兴趣而研究
,

其研究工作多与社 会生活
、

佛教现状脱节
。

对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和成

果
,

我不敢贸然否定
,

但我认为
,

这种研究方

法
,

起码具有局限性
、

片面性
、

不科学性
。

对

佛教这样一个关涉修证实践和 身心世界秘

扫!
.

具超科学
、

超宗教
、

超哲学性质的独特文

化现象
,

仅仅用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

法
,

是难以如实认识其庐山真面的
,

甚至可

以说这种研究方法根本上是错误的
,

至于用

一种现有哲学观去套佛学
,

则更显主观
。

用

这种方法研究的成果
,

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



净土拾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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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文化

专业同行关注
,

社会效益太小
,

而且往往有

伤害佛教徒宗教感情的负面社会效益
。

我以

为
,

佛教研究者应是在佛教与社会民众之间

起桥梁作用的文化人
,

身负有向社会民众如

实介绍佛学精华
、

从而促进 文明建设和佛教

改革的文化使命
、

教化责任
。

佛学有纵观文

明大本
、

人生大本的清彻智慧
,

对身心世界

的秘奥有独到的认识
,

倡导慈悲勇猛的高尚

精神
,

以解决具永恒性的终极关怀为本而施

设社会教化
,

具有永恒的生命和巨大的教化

功能
,

对重铸民族文化心理
、

振奋民族精神
,

尤为需要
,

在未来世纪的文化重建中必将发

挥更大作用
。

基于这种认识
,

我们研究和写

作
、

教学
,

可以说都出于
一
种 自发的 文化使

命感和社会责任感
。

一位读者在来信中说
:

,’ j 畏多人的书
,

是用头脑写的
,

而读您的书
,

感觉到是用心 灵写成
” ,

此可谓知音之言
。

南

怀瑾先生说
: “

一篇文章下来
,

若无补于世道

人心
,

誓死不做 ! ”

我虽未必能做到
,

而时常

以此言 自励
。

我之所以以此理念研究
、

著述
,

出于我个人多年从佛学 中获得利益
、

提高了

精神境界的深切体会和时时观察社会弊病

而不断生起的文化责任感
,

总之
,

以促进社

会文明建设为出发点研究佛教
,

撰文著书
,

是我的基本理念
。

我把撰文著书作为一种交

朋友 、 结善缘的
“

方便
” ,

动笔之前
,

皆先祝

愿
:

愿见闻获益
,

启迪智慧
一

,

利乐众生
,

共证

菩提
。

何
:

我想
,

这是一根
“

红线
” ,

可以 见诸您

的 《佛教气功百问 》
、

《佛教禅学与东方 文

明 》
、

《生与死 》
、

《新编佛教辞典 》等大作
,

及

以
“

佛 日
” 、 “

明晖
”

等名字在《法音 》等佛刊上

发表数十篇大论
,

它们的视角各异
,

但都深

受读者欢迎
。

现在
,

您研究什么课题 ? 今后有

何打算 ?

陈
:

我本来反对写得太多
,

目的在将浩

瀚佛典浓缩而 交浓缩
,

写好一本书就足够

了
,

想不到一写起来
,

便收拾不住
,

浪费自己

和别 人的时间
,

实在罪过
。

所写的东西
,

多是

在稿约逼迫下匆促赶成
,

不过从现代文化角

度对佛学的一般知识作了梳理介绍而 已
,

深

度和通俗度都很 不够
,

无多大学术价值
,

未

能尽好责任
,

深以为愧 ! 我 目前承担国家教

委两个课题
: “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

”
和

“

佛教
.

心理学研究
” ,

前者只完成多半
,

后者正在准

备
,

另外还拟有七八篇佛学义理方面的论文

题 目
。

这些工作完成后
,

我决心洗手不干
,

花

十年时间 自我充电
,

在静坐中从容不迫地研

究佛法与人生真义
。

但愿天公假我以年
,

能

得更 上三层楼
,

以更好的成果回报社会
。

今

天话说得多了
,

难免有自吹之嫌
,

敬请学 兄

和读者海涵
。

何
:

谢谢
。

希望早 日和读者一起读到您

那
“

写好一本就足够了的
”
一本书

。

我想
,

那

也许真是一本书
,

但也可能就是您这位仁兄
“

这一个
”
人了 !

(题图照 片为陈兵先生近照 )

〔本刊讯 〕今年元月 5 日
,

中国佛教文化研

究所接 受了徐明先生捐 赠的佛教图书
,

并

举行 了简短的接受捐 赠仪式
。

徐 明先生离

休前长期在 中国佛教协会从事对外佛教友

好交流工作
,

此次他将 自己
`

珍藏多年 的一

批佛教 图书精心 编 目 ( 如左 图 )
,

悉数移交

给 中国佛教 文化研 究所 图书馆
,

以资公 众

利用
。

中国佛教文化研 究所特地 为此 向徐

明先生颁发了收藏证 书
。

④


